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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9 年在浙江丽水进行重力加密测
量的人员合影（前排左一为宁津生）。

②1961 年宁津生（左一）在进行重力测量。
③1994 年宁津生（右三）率团访问日本。
④2005年，宁津生与学生交流。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宁津生（1932 年— ）

宁津生，1932 年出生于天津。1956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测量系工程测量专业，毕业后即任教
于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后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 年与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等
一起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曾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校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测
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测绘学会测绘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1995 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宁津生从事大地测量领域
的研究 60 余年，在大地水准面、地球重力场模型、国家天文重力水准网等
方面成果显著，被誉为“大地之星”。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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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生：厚积薄发 宁静致远
姻周耀林覃双周玉萱

网络上流行用“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
品”来表达对偶像明星的喜爱，我想作为一个后辈
和学生，我对宁津生院士的崇拜和敬仰大概也经
历了类似的过程。始于宁院士在学术界的无上成
就和声名远播，深于宁院士为我国测绘事业殚精
竭虑、鞠躬尽瘁的精神和其翩翩学者风度。

作为中途参与到采集工程的成员，项目组分
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所有收集来的资料，满
满一柜子的手稿、论文、著作、照片等。所学虽非测
绘专业，但我对“宁津生”这三个字也绝不陌生，因
为每年的 9 月总能看到关于“武汉大学六院士共
上一门课”的相关报道，而这门被大家誉为“最奢
侈的基础课”的首倡者便是宁津生院士。以前都是
在电视里、在新闻报道里看到过宁院士，而现在却
有机会来整理一位院士的资料、亲自访谈他、了解
院士学术成长背后的故事，我的心情是紧张和激
动的。

资料整理算是我和宁院士的第一次“间接接
触”，在几百篇论文、几十部著作和几千页的手稿
整理和著录中，让我对宁院士不禁肃然起敬。在所
有材料中，最珍贵和最有意义的当属《测绘学概
论》这本书的书稿，从手写稿到打印稿，前后共经
历了数十遍修改。宁津生院士的书法是极好的，他
也曾在许多地方有过题词，因此稿纸上的手写稿
并不难辨认，反而给人一种欣赏的愉悦。后面几稿
仍是手写稿，但多了许多红色钢笔的批注和修改，
几乎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在仔细斟
酌和反复修改后确定下来的，每一幅插图应该怎
么画、放在什么位置他都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是一
名院士，学术界的泰斗和前辈，大可不用事必躬
亲；他是一个老人，在学术界栉风沐雨几十年后似
乎大可以安享天伦之乐了，但是，他依旧事无巨细
地修改书稿，仍然保留着最初的虔诚和热情，这种
学术态度让人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令人深思，让许
多年轻的学者汗颜。学术界不是名利场，唯有不忘
初心，方能持续前行。

在对宁津生院士已有资料的全方位搜集和整
理后，接下来就是对院士本人的访谈。我们以时间
为线索列出了详细的访谈提纲，希望能在访谈中

进一步了解宁院士为我国测绘事业和测绘教育无
私奉献的一生。

2017 年，武汉的春天一如既往地短暂，夏天的
气息在五月就已扑面而来。5 月初的这次访谈选在
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一间可以远眺东湖的会
议室里。访谈之前，我们邀请宁院士参观了我们的
采集成果，论文、著作、照片、手稿、证书等资料装
满了整个柜子，我向他一一作了介绍。宁院士说有
些资料他自己都快记不得了，居然在我们这里看
到了，对中国科协的这项工作表示了极大的肯定
和支持，这让我们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深感自豪。他
看到自己第一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申
请书时，激动地告诉我们：“这是我申请的第一个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刚刚成立，我申请的这个项目叫高技术项目，给
了我五万块钱。”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地感觉到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值得的。

这一次的访谈我们针对此前资料整理和研究
报告写作中遇到的疑惑进行了补充提问，主要内
容还是关于宁津生院士早期的求学和工作经历。
在会议室不太明亮的光线下，周遭的一切都很安
静，宁院士仿佛一位时光使者，穿越上个世纪的战
火与硝烟向我们缓缓走来，坐在对面向我们倾诉
那一段遥远却又刻骨铭心的岁月。他的语速很慢，
我想那大概是一种经过岁月积淀之后的从容，让
人不由得屏气凝神，与他一同沉湎于过往。回忆是
一件伤神且劳累的事，因为人并不只善于记住美
好。望着对面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我似乎能感觉
到他眼角的湿润，不禁思考我们是不是有点儿残
忍了。他在跟我们娓娓道来看似云淡风轻的同时，
内心已经把那些日子又重新走过了一遍吧，但他
也只是向我们平静地诉说。他无疑是敬业的，尽管
时光深处的岁月难以拾起，但他仍然对我们的每
一个问题都作了诚恳而细致的回答，尽力告诉我
们想要知道的一切。

是年 10 月 22 日，在宁津生院士生日的当
天，我们代表采集小组送去了鲜花和祝福。他仍
旧神采奕奕地，穿着那件灰色外套，在近几年的
报道和照片中总是能看到他这件灰色外套，他似

乎还是和几年前一样的精神抖擞，也一样的忙
碌。眼前这位风尘仆仆的老人刚刚经历过长途奔
波，从同济大学给本科生们上完课回来，但从他
身上看不出任何疲惫，这也许源于他对测绘教育
的执着和热爱。

说起刚刚结束的上海之旅，宁院士显得颇有
兴致，因为同济大学的这门由七位院士共同主讲
的《测绘学概论》正是从武汉大学移植过去的。作
为全国闻名的“院士共上一门课”的首倡者，宁院
士谈到了夏坚白、王之卓等老教授对自己的影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刚成立时，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是一个教育型大学，“尽管他们当时夏先生是院
长，王先生是航测系（航空摄影测量系）的系主任，
他们都给学生上课，给本科生上课”。宁院士回忆
道：“而且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师必须跟着他们去听
课，帮老师们准备教具，当时这是年轻的助教必须
做的事情。”“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老师们
潜移默化，给我的印象就是在大学里面你首先就
是要教书，做好教育工作。”所以几十年来宁院士
始终以教学为第一要务，当选院士以后，他的首要
事情便是邀请其他几位院士一起为本科生开设基
础课，而且这门课一上就是二十年。

面对现在高校的年轻教师一心专注科研项目
和论文、忽视教学工作的现状，宁津生院士表示了
深深的担忧，他说这样会把高校的教学拖垮，这对
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是很危险的。在他看来，如果高
校的教学工作没有做好，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本
科生，这个高校其实是失败的。耄耋之年，他仍在
为他热爱的测绘事业劳苦奔波，仍然为我国的测
绘教育呕心沥血，无论是一个学者的良知还是一
位先行者的责任感都无不让人为之动容。

每一次的采访和接触，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
一个资料采集的过程，而更多的是一种学习的过
程。宁院士对事业的热爱、对学术的执着、对教学
的坚守，无一不让人钦佩，也让人反思和提升自
己。正如 2016 年第二届“感动测绘人物”组委会给
他的颁奖词说的那样：“地球重力场，天地大舞台。
满腹经纶，国之栋梁。一生相许，矢志不渝。”伟大
的人生从来顶天立地，值得我们仰望。

润物无声，高山仰止
———“宁津生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参与有感

姻覃双

求学同济，巧入测绘

1932 年，宁津生出生于天津，父母用出生地
给他取名为“津生”。生于乱世，无情的战火使他
的求学之路充满了坎坷，他随父母先后辗转于安
徽桐城，湖北江陵，四川丰都、合川，扬州等地求
学。动荡不安的局面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扰
乱他对学习的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求，1951 年他
在安徽萃文中学圆满完成了他的高中学业。

深受中学化学老师的熏陶，宁津生对化学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1951 年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系，并以优异的
成绩被该校录取。但由于哈尔滨离家太远，当时
的交通十分不便，宁津生最终没能说服家人同意
他远赴北国求学。这一次妥协或多或少给他带来
了痛苦，但并没有打消他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勤
勉努力的步伐并未因此中断，他选择了在家中温
习功课，准备来年的高考。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同年夏天，宁津
生在学习的间隙翻阅上海《解放日报》时，偶然发
现了同济大学测量系补招生考试的消息。饱尝失
学痛苦的他，决定紧紧抓住这次机会。恰好他有
同学在上海，于是，宁津生只身赴沪投奔同学参
加了同济大学补招生考试，最终成功被录取进入
同济大学测量系学习，开始了他与测绘学、与大
地测量密不可分的一生。

时任同济大学校委会主任（即校长）的夏坚
白教授和测量系主任叶雪安教授等一批学者都
是我国测绘界著名的教授，他们带领的也都是有
崇高理想和使命感的一群年轻人。这样的环境让
宁津生如鱼得水，他如饥似渴地一头扎进测绘学
习的海洋中。大学期间，表现优异的宁津生被选
派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然
而，命运弄人，正当他学习期满、满怀信心准备出
国深造的时候，却被告知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他
不能留苏学习。这时候，他又先后选择了清华大
学、哈尔滨军工大学准备深造，但是因为专业原
因或者政治原因再次被拒绝了。就这样，1953 年
9 月，屡次碰壁的宁津生只好又回到了同济大学
测量系继续学习。

虽然出去深造的愿望落空了，但这番波折并
没有消磨宁津生的意志，反而促使他更加发愤图
强、孜孜不倦地学习。由于表现突出，他在学校里
先后担任了系团总支书、校学生会宣传部长等职
务。1956 年，在龚谨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宁津生
结合建国初期上海市城市测量实际，完成了毕业
设计《关于上海紧密水准网的设计》。他还和同学
们制成了重力改正及地形影响垂线偏差改正透
明模板、大地测量目镜测微器、光学经纬仪测微
器和大地测量觇标等教具，作为献给母校的礼
物。至此，宁津生的大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入职武测，结缘大地测量

1955 年 6 月，国务院决定对全国高等学校
的分布和发展进行适当调整，以逐步改变高等学
校过于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
状况。为了适应新建工业基地分布状况和国防形
势的要求，武汉测量制图学院被列入建设日程。
1956 年 8 月，经过了一年多的筹备和建设，武汉
测量制图学院成立，会聚了来自同济大学、天津
大学、青岛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的师
生员工。由于建校初期需要大量的专业教师，刚
刚毕业的宁津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和同班同学们
一起追随夏坚白教授、叶雪安教授的脚步，毅然
离开大上海，来到了武汉珞珈山南麓这片百废待
兴、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成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最年轻的一批助教。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
一扇窗。虽然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宁津生没有能
够赴苏留学，但他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的学习并
没有白费，反而为他日后的工作研究创造了便利

条件。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建校伊始，恰逢中苏关
系友好盛期，苏联为我国的测绘事业建设发展提
供技术上的支持。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苏联相
继派出多名专家到武汉测量制图学院进行指导、
讲学，具有一年俄语基础的宁津生成为较早地接
触苏联测绘科技技术的人之一。在国际测绘界有
着重要影响的苏联专家布洛瓦尔来学校讲学时，
宁津生被安排给其做专业翻译。

布洛瓦尔不懂汉语，他所从事的地球重力场
研究对于宁津生而言也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所以
做好翻译并非易事。每一次上课前，宁津生都要
去布洛瓦尔的住处，听他先讲一遍课程内容，然
后将其翻译成中文，并用俄语复述一遍给布洛瓦
尔听，在得到布洛瓦尔的肯定后才在课堂上翻
译。因此，对于布洛瓦尔的学术理论和见解，宁津
生几乎都是最早知道的，并且在来回的翻译和校
准中，进一步加深了理解。正是在为布洛瓦尔做
翻译期间，宁津生发现了地球重力场研究的重要
性，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萌发了在这个领域继
续深入研究的念头。

正当宁津生满怀热情准备在地球重力场领
域大展拳脚的时候，1960 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
苏联单方面撕毁条约，并召回了全部在华专家。
布洛瓦尔临走之前，将他的资料和书籍留给了宁
津生，希望他能在这个领域继续坚持下去。

就这样，宁津生踏上了新的人生转折点，从
此便走上了地球重力场的研究道路。谁也没想
到，这个当初一心想去生产单位工作、从没想过
走上科研之路的年轻人，会成为我国大地测量领
域首屈一指的专家。

情系科研，勇攀高峰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宁津生就参与
了国家测绘总局建立“57 国家基本重力网”的
工作，开始了物理大地测量的理论研究和生产
实践工作。1959 年，宁津生与管泽霖针对布洛
瓦尔设计的《中国天文重力水准网布设方案》，
在《测量制图学报》上发表了《对中国重力测量
布置的意见》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学术建议和
修改意见，得到了时任国家测绘局总工程师陈
永龄的高度赞扬。此后，他又针对地球形状在
实际测量中的应用，推求我国高精度天文大地
网的整体水平差所需求的高程异常，建立我国
天文重力水准的理论、方法和精度。他的研究
成果完善了当时由苏联专家为我国设计的天文
重力水准布设方案，部分成果还被收入修订后
的《天文重力水准测量细则》。

在整风运动中，宁津生被打为“中右分子”，“文
革”期间他又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发配到食堂进行
劳动改造。面对这场政治风暴，宁津生深感无力，但
一个学者的良知使他没有办法割舍自己的学习和
研究，他坚信春天终会到来，为此，他一直为国家的
复兴时刻准备着。白天他和大家一起在食堂接受再
教育，晚上则一个人关起门来悄悄搞研究。为了能
进行实验，他主动要求去实验大楼做卫生，夜深人
静的时候他便在自制的煤油灯下专心实验。但是，
透过墙壁的缝隙，煤油灯漏出的光亮还是被人发
觉。一顿狠批之后，宁津生被关进了牛棚。

最为可怕的并不是无止尽的批斗和教育，而
是失去了看书学习的机会。在关进牛棚后，宁津生
将清理书籍过程中发现的几本关于重力学的俄文
书悄悄揣在身上。为了避免再次被人发现，他将毛
泽东选集的封面拆下来，包裹在这几本书的外面作
为封皮。这样，他不仅找到了可以继续学习大地测
量的途径，也有了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1973 年，在夏坚白教授等人的努力和奔波
下，“文革”期间被撤销的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得以
重建。1974 年，宁津生回到重建的武汉测量制图
学院大地系。从牛棚出来，他浑身充满了热情和
力量。同年，他参加了国家科研项目“应用重力资
料推求高程异常和垂线偏差的精度估计”，为确

保我国大地原点的地心坐标及椭球定位提供了
科学依据。此后，他又参加了求定珠穆朗玛峰高
程的计算等研究工作。

1975 年，国家开始进行探测我国大地原点
的工作，宁津生被委以重任。为完成这个任务，他
带领科技人员赴武汉、郑州等地，对各地的地形、
地质等进行实地考察和综合分析。当时地球重力
场研究的统计理论已引入我国，他在分析过程中
率先开展了“利用最小二乘配置确定相对大地水
准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研究成果为确定我国
大地水准面、我国大地原点及椭球定位所需要的
垂线偏差和大地水准面差距等数据提供了一种
新方法。经过一年多的团队努力，综合各位专家
的意见，我国的大地原点最终被确定在陕西省咸
阳市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境内。

20 世纪 80 年代，宁津生重点研究局部重力
场的逼近理论，在构建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地球
重力场模型、建立我国区域大地水准面等方面都
有他主持和参与的重大研究项目和成果。重力场
是地球最重要的物理特性，制约着该行星上及其
邻近空间发生的众多物理事件。地球重力场模型
是真实重力场的近似表达，在大地测量学、地球
物理学、生物学、空间和军事等领域都有十分重
要的应用。当时，国外已经发表的众多地球重力
场模型均没有利用我国的重力资料，而我国发表
的模型则因阶次太低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利用我国境内的实测重力资料计算出能够
更好地表示我国境内重力场的地球重力场模型
成为紧迫任务。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宁津生带领
他的团队在 1991 年成功研制出我国重力场特征
WDM-89 模型。利用该模型推算的重力场参数
精度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也比国外同类模型有很
大提高。1994 年，他主持研究的“地球重力场模
型 WDM-94”通过国家测绘局鉴定，标志着我国
首次推出适应全球且完整到二项式 60 阶次的高
阶、世界精度最高的地球重力场模型。

此外，宁津生在 1991 年至 1994 年间，还相继
主持了国家科委重点科研项目《南沙群岛大地定
位研究》、国家测绘发展基金项目《整体大地测量》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地测量学发展战略》
等研究。在“九五”其间，他又参与主持国家测绘科
技重点项目“全国及省市地区高精度高分辨率似
大地水准面的技术研究及实施应用工程”，该项目
荣获 2004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从重力水准测量到地球重力场，从似大地水
准面到卫星重力学，宁津生的一生都在为测绘、
为大地测量孜孜不倦地燃烧着。

执着杏坛，首倡“五院士共上一门课”

与测绘科学研究一样，教书育人也是宁津生
一生所热爱的事业。他认为，不管是教学型高校
还是研究型高校，其首要任务都是教学，并且要

以人才培养为主。
刚进入武测时，尽管宁津生还只是一个助

教，但无论是帮助老师准备讲义和教具，还是给
同学们批改作业、解答疑难，他都兢兢业业、从无
怨言。后来，经过层层考核，宁津生终于取得了给
学生们上课的资格，走上了讲台，从讲师到副教
授、教授，即使是当上了院士，他都几十年如一
日，没有离开过讲台。

地球重力场研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应用，而在这一领域有杰出贡献的宁津生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系工会主任到校工
会主任，从副校长到校长，再到测绘教育工作委
员会和测绘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宁津生被
推到了一个个他从未想过的位置上，也变得更加
忙碌。但无论行政工作多忙，宁津生都排除万难，
始终站在教学工作的第一线。他说，他首先是一
个教师，然后才是校长，给学生讲课是他义不容
辞的任务。

宁津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于 1996
年全国首倡“五院士共上一门课”，得到了刘经南
院士、李德仁院士、张祖勋院士、陈俊勇院士的积
极响应。1997 年，这门由五位院士共同讲授的《测
绘学概论》在武测校园内开课，来上课的不仅有
测绘专业的学生，还有慕名而来的其他专业的学
生。这门课程通过科普的方法、通俗的语言和多
媒体的教学手段，让刚入校的同学们对测绘学科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改变了以往测绘学科不被人
了解和接受的窘境，要求从测绘专业转出去的学
生也越来越少。

《测绘学概论》这门课一讲就是几十年，而宁
津生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为学生们讲第一堂
课，从未懈怠。他是大地测量的专家，在专业领域
他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在成百上千场的
活动中发表过讲话，但他经常讲，每次给学生上
课前依然感到紧张。这种紧张不是源于知识的浅
薄，而是源于他对三尺讲台从未退却过的热情和
敬畏之情。虽然对测绘知识已烂熟于心，但每次
上课前他仍会仔细备课，认真准备讲义，上课前
还会再温习一遍。他说，现在的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技术或者方法，很可能不
久后就被淘汰，被更先进的方法或技术取代。因
此，宁津生时刻不忘学习，积极关注学科前沿，并
将这些新知识及时补充到课程中，把最新的知识
传授给学生。

现在，宁津生主导的《测绘学概论》课程由 6
位院士、4 位教授共同教授，被大家称为“最奢侈
的基础课”，并于 2016 年成功入选国家精品资源
课。这种教学模式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他
学校也开始效仿。2013 年，同济大学移植了这门
课程，建立了由宁津生、陈俊勇、李德仁、刘经南、
张祖勋、龚健雅、李建成七位院士共同组成的主
讲团队。年华已逝，但他所钟爱的测绘事业依旧
让他热泪盈眶，在教育面前他依旧虔诚如初。于
是，每年 9 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位风尘仆仆的
老人，带着满腹学识和翩翩风度，穿梭于武汉大
学和同济大学的校园里，为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测
绘学子们送去新学期的“第一课”。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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